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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连载

前些天下了一场春雨，细细密密的雨
丝飘下来，钻进泥土里。大地吸足了水分，
散发出淡淡的土腥味，像是春天悄然降临
的低语。

“春雨贵如油”，春日里一场及时雨是
大自然最好的恩赐。田埂边、沟渠旁、墙角
下，那些藏了一冬的小生命，在雨水的滋润
下，争先恐后地伸展腰肢。荠菜破土而出，
叶片上还沾着湿润的水珠；春韭冒出新芽，
鲜嫩得能掐出水来；香椿树的枝头，缀满了
紫红的嫩芽，远远望去像一团团小小的火
焰，等着人们去采摘、去品尝，去珍藏这转
瞬即逝的春光。

春菜是大自然馈赠的佳品，老人们常
说“吃春菜能祛一冬的寒气，养一春的精
神”。春归大地，万物生发，正是野菜当令
的时节，它们有着最纯粹的绿意，最清新的
滋味，让人很难抵挡这独属于春天的诱
惑。古人讲究“顺时而食”，顺应节气取用
当季蔬果入馔，这种饮食习惯里藏着国人
最朴素的生活智慧，以及对自然规律的敬
畏，对土地馈赠的感恩。

紫红的香椿芽是春日里最具代表性
的美味。小时候很反感香椿的味道，觉得
这味道强烈得极富侵略性，人到中年才慢
慢体会出它的滋味醇厚。周末逛超市，带
回一把紫红的香椿芽，择洗干净，在滚烫的
开水里打个滚儿，紫红色的叶片立马变得
翠绿柔和。打上几个鸡蛋，搅拌均匀，放入
切碎的香椿芽，大火热油，“滋啦”一声，香
椿的鲜香与鸡蛋的醇香瞬间交织在一起。

金黄的鸡蛋裹着翠绿的香椿，一口下去，仿
佛每个毛孔都被这强烈的香味浸润。

民谚说：“三月三，荠菜赛仙丹。”天气
渐暖，菜市场门口多了几位卖野菜的老人，
他们的提篮中有新鲜的荠菜、面条菜、蒲公
英，也有自家产的土鸡蛋、鹅蛋，还有叶片
肥厚的头刀韭菜。将新鲜的荠菜清洗干
净，焯水后挤干水分切碎，拌入肉末，加上
葱花，调制成馅料，包成一个个圆润饱满的
饺子，是春天里最令人难以割舍的味道。

除了荠菜饺子，春天的餐桌上还有许
多让人爱不释口的美味。金黄酥脆的韭菜
盒子、皮薄馅大的韭菜鸡蛋饺子总是让人
一不小心就吃撑了；软糯鲜香的菠菜鸡蛋
饼，简单却不失美味，菠菜的绿嵌在嫩黄的
蛋液里，像春天的田野里铺满了新绿；香椿
芽裹上面糊做成的炸香椿鱼，是春日里难
得的解馋小吃；花椒芽炒鹅蛋，清香中带着
一丝微麻，丰富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这
些春日限定的美食里，藏着冬天积蓄的能
量，又吸收了春日里的雨水和阳光，是土地
的慷慨馈赠，也是生活本身朴素的欢愉。

把鲜活的春天装进餐盘里，把短暂的
春天吃进肚子里，是对春日最好的珍惜。
具体吃些什么倒也不必拘泥，总归吃的是
这一盘春意，让那些蓬勃的、鲜嫩的、清新
的春天气息，在身体里扎根、生发，长成对
生活的热望。

好好吃饭，用心生活，春天的幸福感，
就藏在每一次细细咀嚼的温柔中，藏在我
们对生活最真挚的热爱里。

顺时而食春菜鲜
○ 张 颖

春风送暖，嫩芽初生，又到食椿尝香
时。

在乡间，香椿树极其常见，田垄地
头、山坡沟坎，甚至农家院角，都能瞅见
它的踪影。香椿的芽头味最独特，浓郁
醇香勾人馋，是庄户人家久盼的“心头
鲜”。老辈人总说：“海里参，不如椿。”
在他们心中，只有吃上口椿芽，才算不
负春鲜的馈赠。要知道，这口春鲜，大
家足足盼了整个冬天哩。

香椿常于早春抽芽，老家素有“椿
芽一寸，春天一尺”的谚语，比喻其报春
意象，颇为生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香椿象征长寿，《逍遥游》中曾记载“上
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
秋”。爷爷六十岁不到，便得病偏瘫，终
日卧床。为给老人家祈福，父亲专门栽
下两棵香椿，借着长寿的寓意，寄托父
亲的盼头。

小时候，春季最盼望的，便是采摘
椿芽了。父亲磨好镰刀，绑在细长的竹
竿头，再搬把木梯，倚住树身往上攀，勾
住芽头底部，顺势一拽，簇簇椿芽落了
地。我穿梭在树下，很快捡拾满篮。

我家最常吃的做法，是香椿炒蛋。
椿芽洗净、焯水、切碎，搅进鸡蛋，撒点
盐，热油下锅，随意翻炒几下，便能出
锅。绿色配着金黄，不需多余点缀，便
分外养眼，惹人馋涎。浓郁的扑鼻香
味，瞬间飘满整个院落。咬一口，鲜嫩
爽口，淡而不寡，胜过任何名贵珍馐。

我还没来得及大快朵颐，母亲就吩
咐我先给爷爷尝尝。“香椿芽，炒鸡蛋，
龙肉也不换。”我端起碗，边唱边赶路。
爷爷尝了后，抿着嘴直夸鲜嫩，还不忘
叮嘱我，要我多多吃饭，好长成高个子，
将来帮父亲摘椿芽。我笑呵呵地点头
答应。

香椿还能拌豆腐、炸面糊、腌成咸
菜……不管怎么烹制，皆能自成风味，
百吃不厌。在那个年代，就着椿芽菜，
喝粥、吃馍、拌面，怎么吃都可口。原本
清淡的日子，竟能被椿芽的奇香，熏染
得有滋有味。

或许，终是沾了椿福的吉光，爷爷
走时，八十又四，是春深处的喜丧。后
来的日子里，父亲栽下的那两棵香椿，
年年返青，春风拂过，满树嫩芽。我也
已经长高，开始接过竿头，娴熟地攀树
摘椿芽。我的母亲，还是做出各种吃
食，暖着我们的胃。只是，我每每唱起

“香椿芽，炒鸡蛋，龙肉也不换”时，奔向
的，是年迈的父亲。他尝着，也会笑。

如今，我身居异地多年，早已尝遍
各种珍馐美味。可每当春风起，我总会
盼着归乡，盼着食椿。椿芽虽普通，可
它的独特味道，是食物的香，是家的暖，
更是家风传承的载体。那一口椿鲜的
滋味里，藏着老宅，藏着亲情，藏着心底
的乡愁，温柔而深沉。

我想，有那两棵香椿在，春天便永
不会迟到，生活便永远有了盼头……

椿芽香里的盼头
○ 李 娟

接下来，就是喝酒了。大家都很高
兴，争相敬宗臣酒。时间不长，便把宗臣
灌醉了。吴国伦与梁有誉，把他扶到别室
休息。然后，六人继续畅饮。

谢榛照例是有酒不辞。王世贞纳
闷，这个老兄五十多岁了，怎么还这样能
喝呢？喝酒之后，人往往会想入非非，他
又是如何克制下去的呢？自然而然地，
王世贞对谢榛多了敬佩：这老兄，真是一
个奇人！

谢榛看到王世贞想事，站起来，说，
元美，你最小，我最大，老哥敬你一杯，好
吗？

王世贞连忙站起，说，老哥敬我，喝
死我也得喝。

谢榛说，没那么严重。说完，二人碰
杯，喝净。

谢榛一笑，坐下，目光扫向李攀龙，
说，于鳞，老哥敬你了，你不敬我？

李攀龙笑笑，站起，说舍命陪君子，
我们一口干了。

二人把杯子一碰，一饮而尽。众人
鼓掌。梁有誉说，茂秦，于鳞，你们两个
好厉害，不愧是山东大汉！

李攀龙拿出领袖派头，说，前几天，
吴峻伯、李伯承寄给我几首诗歌。我看
了，认为他们乱学一通。这两个伙计与
我们不一样，我不愿意多去理会。

王世贞听了，沉默片刻，说，于鳞，你
也不要这样嫉恶如仇。那两位，毕竟是
我们认识的媒介。

李攀龙大眼一瞪，说，元美，你把这
事未免看得太重了！

王世贞站起，说，于鳞，我们两个达
成共识，一块复古，就应该团结一心，你
对我瞪眼，莫非对我有意见？

没有，我只恨伯承、峻伯不与我们一
个鼻孔出气。

王世贞说，这个不能勉强。人各有
志，随他们去吧。

李攀龙听了，略略苦笑。
王世贞说，于鳞，你对我还有什么意

见吗？
不是意见。你虽然少年得志，但不

能张狂。将来一定要执诗坛牛耳，这是
老哥对你的期许。

王世贞一笑，说，于鳞老哥，莫非你
一定比我死得早吗？

李攀龙正色，说，元美，我比你大多
少岁，难道你不知道？

王世贞听后，不觉悲从中来，想起他
的爷爷、奶奶都未能长寿。生死有命，富
贵在天。对人生的一些无奈，不去多想
也罢。关键是要把握住生存时的每一
天。

李攀龙见王世贞一时沉思，就看向
谢榛，说，茂秦，看来今天的酒场没人喝
酒了，我们两个喝行吗？

谢榛一笑，说，这不是多大的事。于
是，两个人端杯、碰杯，一饮而尽。两个
人相互搂着肩膀，呵呵大笑。

徐中行看到两个主要人物喝得高兴，

便站起来，说，茂秦、于鳞，让老弟敬你们
两杯，行吗？

李攀龙呵呵一笑，说，你敬我们，没有
问题。是吗，茂秦？

三人一块把杯中之酒喝干，然后相视
一笑。

谢榛独眼看着四人，有伏案睡觉的，
有站起乱跑的，有呆呆发愣的……谢榛对
李攀龙笑着说，于鳞，你还与我喝不？

李攀龙不是一个服弱的人，端杯碰向
谢榛之杯，一口喝干。随即，谢榛一口杯
空。之后，两人哈哈大笑，声震屋瓦。

谢榛说，于鳞，今天喝得差不多了，下
个月再喝吧！

李攀龙说，老哥所言极是，你看那几
个伙计都喝多了。别理他们，我们走人。

两人说着话，相互搂抱着走出屋门。
谢榛说，账还没结呢，人家让我们走吗？

李攀龙呵呵一笑，说，老哥你怎么这
样好操心呢？

谢榛一下子明白了。二人走出店
外。谢榛拉着李攀龙的手，说，老弟，老哥
我在崔元府上受尽屈辱，多亏你伸出援
手。此恩此德，我若忘怀，不能称人。

李攀龙勃然变色，说，茂秦，你把老弟
看成什么人了？

不说了，不说了，怨老哥喝多了。
看扁老弟我，也就意味着看扁你自

己，对吧？
谢榛真诚道歉。然后两个人站在店

外，看着其他五人出来。

王世贞与吴国伦，搂搂抱抱出来。宗
臣睡了一觉，精神焕发，与徐中行、梁有誉
一块携手出来。李攀龙搂搂这个，抱抱那
个，说，我们的关系比亲兄弟还亲。

众人各自散去。谢榛回到住处，独处
无聊，睡不着，那就四处乱走吧。谢榛走
出客栈，在大街上走走走，二里、三里、五
里、十里。走得累了，返回住处，无思无
虑，一觉天明。

第二天起来，谢榛全身心地投入选编
工作。宗臣的成功，既让谢榛欣喜，又让
谢榛有点嫉妒。自己怎么就写不好古文
呢？也许，自幼养成的写诗习惯，对古文
有所排斥？反正，自己写古文不太顺手时
多。

那就不写古文，写诗歌吧。自己的
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写得还是比较有
特色的，那就继续写下去吧。

十四家诗选，必须尽快编好。谢榛在
聚会时的发言，自然有客气的成分。其
实，他对每个朋友的诗学继承，一眼就看
穿了。但说破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自
己做的那个梦，是不能轻易告诉别人的。
十四家外再添一家，添谢榛一家，让李攀
龙、王世贞知道后，能无所妒吗？

谢榛已知道自己与李攀龙、王世贞的
复古主张不尽相同，但是，为了委曲求全，
只能隐忍不发。李攀龙的口气、王世贞的
抱负是很大的。只是，复古、复古，难道复
得与古人一样，才算复古吗？

（未完待续）

布衣诗人谢榛
○ 武俊岭


